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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福音派的第 27 节课。

教会历史上的这个日期是 4 月 25 日。所以它将代替祈祷。这是圣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的日期。因此，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日期。

他的生活相当放荡，但他的母亲是他一生忠实的见证人。4 月 25 日，他信主、皈依，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基督教会的历史因他的著作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期。让我在这里整理一下我的笔记。我现在在教学大纲的第 16 页。

我们正处于福音派的阶段。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态。我们看到了原教旨主义，并从视频中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现在我们来谈谈福音派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哦，我知道了。不，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

抱歉。这是您课程大纲中的 A4 号。因为我们说有三个结果，但我们只做了一个结果。

因此，我们所做的一个结果是对原教旨主义的批判。所以我就在这里说吧。我马上就来。

我需要另一个名字。不，这里没有。好的。

好吧。我们会忘记那些批评。

没有。抱歉。好吧，那也算了吧。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确实提出了批评。

现在，我们想在这里提到的是第二个结果。所以，我得到了 A4 结果。第二个结果是一个名为福音派的分离组织。

因为这将是讲座的下一部分，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花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但那是原教旨主义的结果。福音派基本上是那些人，虽然不是完全是，但基本上是那些在原教旨主义中长大的人。

他们自称是原教旨主义者。但他们批评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他们决定脱离原教旨主义者。

我们将讨论这一点。第三个结果是自由主义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应。这就是第三个结果，自由主义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应。

好吧。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对于这种更为自由的原教旨主义反应，我们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名字。

而且它发布得更早。所以我不会再回头看它，因为我需要这些 PowerPoint。但他的名字是 Harry Emerson Fosdick。

这是一个你需要知道的名字。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FOSDICK。

好的。Harry Emerson Fosdick。现在，我们稍后要做的是，获取他的日期，这样您就可以将他安排在某个地方。

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是当时非常著名和受欢迎的传教士。人们在收音机上听他的布道。人们读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的布道。

他最后去了纽约的河滨教堂，这是纽约市一座非常重要的教堂。如果你去过纽约，你可以参观河滨教堂。它是由有浸信会背景的非常富有的人建造的。

但它看起来不像浸信会教堂。它看起来更像是大教堂。如果你去过河滨教堂，你就能想象出那种感觉。

最终，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成为了河滨教堂的牧师。现在，在他的职位上，在他的讲台上，在他的布道上，他决定用一篇非常著名的布道来挑战美国原教旨主义，这篇布道在美国布道史上享有盛名。他的布道题为《原教旨主义者会赢吗？原教旨主义者会赢吗？》这就是他对原教旨主义的挑战。

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在布道中阐述了许多理由，即原教旨主义者无法获胜，因为他们不符合传统东正教教义。这是他自己的感受。这是他对原教旨主义的看法。

因此，第三个结果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击，这一点毫无疑问。当你听到像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这样的人布道时，这非常重要，对原教旨主义的反击非常重要。所以这些就是第四个结果。

这些都是原教旨主义的结果。现在，我们来谈谈福音派。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提供背景。

作为背景介绍，我想谈谈塑造和发展福音派的五大运动，以及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福音派。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些运动有什么共同点。所以，这里只是一点背景介绍。

这是我多年前在美国宗教学院听过的一场讲座中写到的。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笔记本电脑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尽可能快地写作。

但这是一篇很棒的演讲，一篇关于福音派根源的很棒的论文。所以我很珍惜它，因为我从未发现过如此简洁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有塑造福音派的五个运动。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完全不知道。不过，我们还是忍一忍吧，因为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摆脱它。

所以，第一个是他所谓的古典运动。现在，根据古典运动，他指的是宗教改革传统，特别是约翰·加尔文的改革传统。所以，福音派当然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并在宗教改革中找到根源。

但福音派的根源在于改革宗传统。所以，他对此谈了很多。这就是他所说的古典背景。

好的，第二个是敬虔主义。提醒一下，敬虔主义是 17 世纪的一场复兴运动。我们已经讨论过敬虔主义，这是一种给路德教带来复兴的运动。

毫无疑问，这一运动有助于塑造福音派。请记住，当我们谈论敬虔主义时，敬虔主义的最佳形式，我认为我们今天经常误用这个词，但敬虔主义的最佳形式，这一运动的最佳形式，是思想和心灵的结合。敬虔主义发现路德教纯粹是知识分子，却无法触动人们的心灵，无法触动人们的生活，无法触动人们的情感。

敬虔主义是一场美丽的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将思想、心灵和整个福音结合在一起，造福整个人。嗯，你在福音派中看到了这一点。第三个当然是卫斯理宗。

卫斯理运动对今天的福音派产生了影响。因此，我要回顾一下约翰·卫斯理和卫斯理复兴。他谈了很多关于这一点以及卫斯理传统的重要性。

显然，第四个是原教旨主义本身。原教旨主义有助于塑造福音派。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和我提到的一件事是，在许多原教旨主义运动中，人们高度重视圣经，宣讲圣经，教导圣经，背诵圣经文本等等。

福音派人士欣赏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原教旨主义，即圣经的重要性。所以，毫无疑问，他们是原教旨主义。然后，他提到的最后一个是他称之为进步的。

那是对现代世界的自觉意识。所以进步派把现代世界的自觉意识分成了两组。所以，这个词，对现代世界的自觉意识，被分成了两组。

首先，进步派是指那些想要改革原教旨主义、重塑原教旨主义的人。他们可能留在原教旨主义内，也可能。但最终，他们离开了。

但也许应该留在原教旨主义内部进行改革。所以这是他谈到的第一类人。他谈到的第二类人是主流教派中的保守派基督徒，他们不会称自己为原教旨主义者。

他们不喜欢原教旨主义者的标签。这是进步派，第五位。哦，我听到的演讲者给出了这篇论文。

因此，本文的发言人逐渐分成了两派。一些人希望从内部重塑原教旨主义。但主流教会中也存在保守派。

他们不会将自己称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不会用这个标签来称呼自己。他们也不会用福音派来称呼自己。

但他们是保守的基督徒，对《圣经》评价很高。他们不喜欢《圣经》的批判，有点疯狂，等等。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保守的。

他们也非常倾向于普世主义。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他们的教派是唯一的教派。他们希望找到其他保守的基督教徒和其他新教教派等等。

所以，他们是具有普世思想的人。好吧，这就是他所说的进步。这两个群体都对现代世界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换句话说，他们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教会对现代性有何看法？教会对现代世界有何看法？教会如何与我们所处的世界对话？所以，当他讲完这五个背景后，他接下来要讲的，也是我喜欢的，我仍将其作为背景的一部分，他谈到了这五个群体。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他们肯定有两点共同点。首先，他们有一套神学信念。也就是说，他们致力于历史神学和历史正统。

所以，这五个团体有一个共同点：一套神学信念。当然，你会知道这些信念是什么。三位一体、基督论、圣灵的工作、圣经的重要性，诸如此类。

其次，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一种革新精神，他称之为世界上个人教会的革新和转变精神，一种精神革新运动。所以，这种精神也是他们共同的。他们相信上帝、圣灵的工作，给教会带来革新，给个人带来革新，给教会带来革新，甚至给世界带来革新。

因此，那种精神，虽然你无法从教义上准确地识别出来，但那种精神肯定是这一切的一部分。因此，就背景而言，这就是我要说的，正如我所说，我很久没有听到过比这更好的东西，也没有读过比这更好或更简洁的东西了，所以我喜欢这一点。好的，背景就是这样。

我们清楚这里的背景了吗？是的。第一个是进步派。回到这里；进步派，他把它分成两类。他谈到的第一类人是那些留在原教旨主义内部进行改革的人。

他们想从内部重塑原教旨主义。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继续做原教旨主义者，但可以对其进行改革。现在，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并不成功，大多数试图这样做的人实际上都离开了原教旨主义并加入了福音派，但这是第一批人。

这有帮助吗？第二组人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主流教派的保守派基督徒，非常具有普世主义思想。他们想接触其他教派的新教徒，看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等等。

关于背景，还有别的，好吗？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教会，特别是福音派面临的 20 世纪文化力量。这就是福音派面临的世界。这就是福音派想要服务的世界。

这就是第 16 页上的第二项。好的。首先，他们面临着一个富裕的时代。

毫无疑问。二战后，美国公众——我们这里谈论的是美国基督教——开始进入富裕时代。战争结束了。

人们已经安定下来。现在，人们可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和需要。因此，二战后，我们迎来了这个富裕时代，福音派必须想办法向这个世界发声。

所以这很重要。第二件事当然是城市化，我们已经谈论了足够多关于城市化的内容，知道它的全部含义，从农业文化转变为城市文化，但特别是城市文化面临的问题，文化冲突，恶习进入城市文化等等。福音派，这就是福音派将要面对并试图服务的世界。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可以称之为郊区飞行，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20 世纪 50 年代、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是郊区化的时代。

那是郊区生活发展的时期。所以有时郊区生活是逃离市中心问题的途径，一些教堂不想与此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们远离了市中心。因此，随着郊区生活的兴起，现在出现了中产阶级。

随着中产阶级的形成，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你如何服务于这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本身就对地位产生了某种焦虑。我的地位是什么？我被现代世界所接受吗？因此，中产阶级离开城市时产生了某些焦虑，福音派会问，你该如何处理这些焦虑？第四个焦虑是我所说的信心危机。信心危机。

这是由于失败而引发的信心危机，与新正统派早期面临的信心危机相同。信心危机是人们无法对自由左派有信心，因为自由左派破产了，但现在有很多人无法对原教旨主义右派有信心，因为原教旨主义右派有太多我们谈论过的问题，太多我们谈论过的问题。因此，40 年代、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福音派面临着新正统派早期面临的同样的困境。

因此，自由主义属于左派，而原教旨主义属于右派。谁能吸引广大的中间派？那么，福音派就成了新正统派的竞争对手，因为新正统派之前曾提出过这个问题：谁能吸引广大的新教中间派？新正统派说，我们能。现在，福音派也来了，他们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谁能吸引广大的中间派？福音派说，我们能。

现在，福音派在某些方面与新正统派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福音派有时认为新正统派缺乏足够强大的圣经权威，无法引导人们信奉真正的、充满活力的新教。因此，对新正统派有一些批评，但远不及对自由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批评那么多。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信心危机，因为如果人们因为新教生活太自由、太原教旨主义而无法对自己的这种生活充满信心，谁会吸引他们呢？好的，然后第五点，信心危机是由于最终会成为后现代性。所以，人们对最终会成为后现代性的东西存在信心危机，这是一种权威的丧失。后现代性产生的一件事，毫无疑问，它有一些好的东西，但可以肯定的是，后现代性导致人们生活中权威的丧失，因为如果没有宏大的故事，如果没有总体的故事，如果权威掌握在个人手中，以及个人如何阅读文本，个人如何理解文本，如果权威掌握在那里，而没有宏大的故事，那么，那么，就不需要教会了。

如果没有伟大的故事，教会还有存在的意义吗？福音派人士站出来应对这场信心危机，他们说，是的，伟大的故事是存在的。伟大的故事超越了所有文化、所有年龄和所有时代，这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故事。这就是伟大的故事。

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这是一个超越所有文化的故事。当然，对于福音派来说，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基督。

因此，最宏大的故事就是上帝化身为人，然后所有信徒都过着无罪的生活，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并再次降临，所以所有的神学都围绕着基督。因此，福音派希望重塑信心危机，并说，我们可以有信心。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超越所有文化、所有人、所有时代、所有年龄和所有世界，因为这是圣经和基督中上帝的权威。

因此，这些就是我所说的教会面临的 20 世纪文化力量，这些被称为福音派的人必须应对这些力量。现在，我想谈谈第三点，即塑造 20 世纪福音派和 21 世纪福音派的力量，我想提到你名单上的四个人，我会尽量提到他们。所以，我想提到塑造福音派的四个人。

好的，它们在这里。它们在你的列表上，日期也在那里。我在这里给出了日期吗？是的。

好的，首先是葛培理。几年前的一次考试中，我问了一个关于威廉·富兰克林·葛培理的问题，其中一位学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很抱歉。

所以，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也就是葛培理，出生于 1918 年。葛培理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福音派的塑造者。两年后他就 100 岁了，但他仍然具有那种影响力，人们仍然认为葛培理是福音派的塑造者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今年 75 岁，《时代》杂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公共神学家，《时代》杂志在冬季将封面故事全部放在了一位基督徒身上，即 75 岁的葛培理，因此甚至更广泛的文化都认可了葛培理。现在，我简单说一下。葛培理在原教旨主义的熏陶下长大。

他从小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本来会这么称呼自己，但是在他的生活中，在他自己的事工中，他已经到了无法与原教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地步，他所联系的人和他所认同的思想被称为福音派，这是他很早就给自己取的称呼。他给自己贴上了福音派的标签。

他与福音派人士和机构打交道，帮助塑造福音派机构。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课后谈论卡尔·麦金太尔。卡尔·麦金太尔是费城的一位原教旨主义者。

我记得，可能没有，我怀疑，好吧，我们要问你。你们当中有人参加过葛培理集会或葛培理布道会吗？事实上，你们参加过。参加过葛培理布道会吗？或者？参加过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布道会，好吧，那是下一代。

还有人吗？葛培理集会，葛培理布道会？没有。你父亲是在葛培理布道会上信主的，好吧。那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所以，葛培理的集会和布道会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过去了，但我参加过很多，因为我是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但我记得在费城参加葛培理的集会和布道会时，外面有一群原教旨主义者在抗议。他们举着大标语，当然，标语上写着葛培理是魔鬼，葛培理是撒旦，葛培理是撒旦，不要参加葛培理的布道会，他会把你引入歧途，等等。

所以，为了加入葛培理，为了加入这场运动，你必须穿过那些说葛培理是魔鬼的抗议者。所以原教旨主义者，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确实鄙视葛培理。然后当他去纽约时，他的政纲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的政纲中有一位天主教神父，可能还有一位路德教牧师，等等。

好吧，对于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与这些堕落者混在一起，这已经是他们的末路了。所以，对葛培理来说，毫无疑问，有时是艰难的。还记得前几天我读到的我朋友的信吗？嗯，他也写了一封信，我有一堆信，我没有告诉你们，但其中一封信是写给葛培理的，他说他被撒旦操控了，等等。

所以，他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期，但愿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你们，但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好的，你名单上的第二个名字，这是日期，1905 年至 1985 年，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现在，哈罗德·约翰·奥肯加，你因为什么认识他？你认识他只有一个原因，也许只有一个原因，但你知道什么，对不起？他是戈登学院的校长。

这可能就是您认识 Harold John Ockenga的原因。让我先说一分钟。让我只提一下 Harold John Ockenga参与的一些事情。

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确实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你知道，那个时代，很多福音派人士开始获得博士学位，这在以前的时代是未知的，但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福音派领袖中的领袖。哈罗德·约翰·奥肯加的故事非常有趣，因为他真正想成为像葛培理那样的伟大福音传道者，但他发现，你知道，那并不是上帝引导他去的地方，上帝引导他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走向了牧师方向、组织方向等等。

所以他是帮助葛培理在这里树立名声并将他带到波士顿的人之一。我认为他们认为葛培理可能只会讲几个星期的道，但实际上讲道持续了很长时间，成千上万的人信主了，但他是葛培理的密友。所以，他们一起参与了这件事。

他是全国福音派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位领导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运动，成立于 1942 年。现在，注意他们现在的称呼。

他们没有称自己为全国原教旨主义者协会。他们称自己为全国福音派协会。这是与美国原教旨主义的直接决裂，至少是与使用这一名称的决裂。

这是他们为自己选择的非常坚定、非常谨慎的头衔。因此，这些人是牧师、教会人士以及大学和神学院的人士，他们不再认同原教旨主义，而是认同福音派。另一件事是，哈罗德·奥肯加是 1956 年成立的《今日基督教》的创始人之一。

《今日基督教》一经推出，立即吸引了大量读者，因为他们都是福音派信徒，现在他们有了一份可以认同的福音派出版物。《今日基督教》于 1956 年创立时，其神学思想非常丰富。它发表了许多关于神学、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教义等的文章，试图真正阐述福音派的神学、思想和圣经神学。

所以，他是其中的一员。他曾是许多教堂的成员，但最想与他联系起来的教堂是波士顿的公园街教堂。他担任波士顿公园街教堂的牧师已有 33 年。

另外，先不要担心这些名字，但如果你看看名字下方的图片，你会发现他是富勒神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富勒神学院成立于西海岸。他们需要一所明显是福音派的神学院。

他们需要西方的普林斯顿或西方的威斯敏斯特，所以他们创立了……他是富勒神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现在，他已经与富勒神学院合作了 10 年。所以在他待在公园街的 33 年里，有 10 年他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富勒神学院合作。

所以富勒神学院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长话短说，还有几件事。他成为了戈登学院的校长。

当他成为戈登学院的校长时，戈登学院也是戈登神学院，戈登神学院位于弗罗斯特大厅。弗罗斯特大厅就是戈登神学院。所以他成为了戈登学院的校长。

这就是你们认识他的原因。但他所做的是促成戈登神学院和康威尔神学院的合并，合并后成为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离这儿一英里半左右？但后来合并成了戈登-康威尔神学院。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趣的合并，只是因为我自己的历史，因为我上的是费城的天普大学，而康威尔是天普大学的神学院。我曾经喜欢在康威尔的图书馆里学习，因为康威尔没有学生。那里的学生非常非常少。

因此，图书馆总是安静宜人，是学习的好地方，就在天普大学校园里。天普大学是由罗素·康威尔创办的一所浸信会机构。因此，奥肯加所做的就是促成戈登神学院和康威尔神学院的合并，然后他们搬离校园，然后我们就成了戈登学院。

这两个机构成为独立的组织机构，法律上分开的机构，例如戈登学院和戈登康维尔神学院。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您可以在这里看到他的日期。

他于 1985 年去世，葬礼在汉密尔顿公理会教堂举行，这里的所有交通都停止了，因为葛培理来为他的朋友哈罗德·奥肯加主持葬礼。所以这是这里重要的一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想那是 4 月，但那是 1985 年。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人是 Harold Ockenga 。好的，第三个值得注意的人是 Carl FH Henry。以下是 Carl FH Henry 的日期。

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人物。卡尔·亨利受过神学家的训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被称为福音派神学家，他写了一部相当厚重的神学著作，这就是他出名的原因。

他也受过训练，Carl FH Henry 也受过记者训练。因此，他既具备神学家的技能，也具备记者的技能。因此，当《今日基督教》于 1956 年创立时，Carl FH Henry 当然是《今日基督教》第一任编辑的不二人选，他担任这个职位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还在富勒神学院任教。

所以，毫无疑问，卡尔·亨利是这一切中的重要人物。好的，你的课程大纲上的第四个名字，也是你名单上的第四个名字，是爱德华·J·卡内尔。现在，以下是关于卡内尔的几件事。

有一本关于卡内尔的精彩传记，作者是巴林顿学院的一位英语教授，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联系。卡内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神学家，曾在富勒神学院任教。毫无疑问，富勒神学院吸引了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

他们给这些传教士支付了高额报酬，而且他们还减少了教学负担，以便他们能够写作、写书、在会议上发言等等。他们希望福音派能够享有强大的精神和智力运动的声誉。爱德华·卡内尔。

现在，爱德华·卡内尔在富勒大学教授神学已有一段时间了。他还曾短暂担任富勒神学院院长。1967 年，他英年早逝，非常非常不幸。

他当时正在参加一个会议，然后死在酒店房间里，不幸的是，他独自一人死在会议上。这对福音派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因为他是一位崭露头角、才华横溢的福音派神学家。他的书，希尔德布兰德博士和我可能都读过他的书，但《什么是正统？》是他最著名的主要著作， 《什么是正统？》，他试图在某种意义上支持这本书，以支持福音派事业。现在，我们可以说出很多其他的名字，但我认为这些是最重要的人：格雷厄姆、奥滕加、亨利和卡内尔。

现在，在 B 点下，我们已经提到了 1942 年的全国福音派协会。我们提到了 1956 年的当今基督教。所以，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两个。

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D。有很多由福音派人士创立或为福音派人士设立的学院和神学院。那么，让我继续往下看。因此，我将提到其中三所。

当然，这里还有戈登学院，成立于 1889 年，当时的名字是波士顿传教士培训学校，我们多次强调，该学院旨在培训前往比属刚果的人员。但这是我们最初的名字。而且是在波士顿。

巴林顿学院成立于 1900 年。如果你不知道，现在是时候了解了。巴林顿学院最初是作为普罗维登斯圣经学院成立的。所以，如果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从未了解过这一点，现在肯定是时候了解了。

普罗维登斯圣经学院成立于 1900 年。所以，大约是同一时间。然后，我们提到了富勒神学院，该神学院于 1947 年成为首屈一指的福音派神学院和领先的福音派神学院。

所以，这就是这三个国家的成立。所以，我给你们五秒钟的休息时间。我可以喝点水。

我希望你们注意到左边的那个。当然，它并不总是在那里。当我遇到我的妻子凯伦时，那里有一座教堂，这与任何事情都无关。

所以，如果你想要建立联系，不要。但是，教堂所在的地方，曾经是医务室所在地。那里有一个住院医务室。

实际上，那里有一间住院医务室。我妻子在我遇到她时还不是我的妻子，但她是戈登学院的住院护士。如果学生身体不适等，他们实际上可以在医务室过夜。

所以，就在那里，下面，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这里曾经是网球场和篮球场，现在教堂就在那里。所以，非常有趣。凯伦是一名住家护士。

所以，当我们在校园约会时，她必须在门上留张纸条。你知道，我们在体育馆，现在，在那些日子里，体育馆就是现在的巴林顿中心。那是体育馆。所以，我们在体育馆，或者我们在 Lane，因为 Lane 是我们在剧院出现之前上演戏剧的地方。

我们以前在莱恩演过戏。所以我们会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留张纸条，然后他们中的某个人，在场的两个警察，专职警察，如果校园里发生紧急情况，他们就可以来接她。就是这样。

巴林顿学院的这张照片是巴林顿学院的法伦大厅。这是一扇非常重要的窗户，这扇窗户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就在那里，这是马夫·威尔逊的办公室。马夫与一位名叫威廉·比勒的同事共用办公室，威廉·比勒是最后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国学生，在卡尔·巴特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他于 1981 年来到戈登。

马夫于 1971 年加入，所以他比我早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特里·富勒姆共用一间办公室，特里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圣公会牧师，我记得我在课堂上提到过他。所以，隔壁的办公室有一扇门。我们总是把那扇门打开，这样我们四个人一整天都在进行着精彩的对话。

这就是巴林顿。现在，当我回答卡特提出的一个很好的问题时，这是一张巴林顿的标志性照片。这是一座豪宅，有点像我们这里的豪宅，但它有一座美丽的塔楼，如你所见，等等。

所以，这是巴灵顿的一张非常标志性的照片。但卡特问了这个问题，当我在 1970 年去巴灵顿时，正是马夫·威尔逊雇用了我。不再有传闻了。我不想给任何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仍在谈论巴灵顿接管戈登的可能合并。

20 世纪 60 年代初，巴灵顿学院实力强大，我们可能不得不接管戈登学院，因为当时戈登学院实力弱得多。1970 年我到那里时，仍有一些传言，但并不是很严肃；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是，1985 年合并了。

有一件事改变了这一切，顺便说一句，巴灵顿和戈登在篮球、足球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曾经有过非常有趣、良好的竞争。我记得我和妻子在戈登的校园约会时，我在巴灵顿教书；我们是由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但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名字介绍给威尔逊夫人；她是向第三方提及我们名字的人。所以我们把功劳归于她。

现在，43 年来，马夫·威尔逊和我父亲为我们俩主持了婚礼。所以，时间很长。我在做什么？你在这里有什么联系吗？这不重要。所以忘掉它吧。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来了。我从巴灵顿开车过来，当时我正和卡伦约会。我们去看了一场篮球赛，一场巴灵顿-戈登篮球赛。我和卡伦坐在一起，我们坐在戈登那边。

好吧，这让巴灵顿人很不爽。所以就在半场结束前，从巴灵顿的人群中，我们听到的只有你，你，你，这里，这里，这里。所以，哦，是的，好吧。

好吧，对于这件事的后半部分，也许凯伦和我应该去巴林顿那边。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但两者之间竞争很激烈。

然后 1985 年合并了。所以，是的。我们位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以东七英里处。

是的，我们有自己的整个校园，一个美丽的校园。正如我所说，这是一张非常标志性的法林大厅照片。我们位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以东七英里处。

是的，我们的整个校园。然后，校园在合并时被出售。这就是巴灵顿合并的故事。

合并后，我们增加了 5 名教职员工。合并后，我们增加了 130 名学生。他们必须建设。你们当中有人在 Farrin Hall 吗？当你走进 Farrin Hall 时，你有没有看过牌匾？它以巴林顿学院 40 年校长 Howard Farrin 的名字命名。

我们必须建造一个宿舍来容纳 130 名学生。而戈登没有地方安置这些人。因此，当宣布合并时，他们必须建造一个宿舍来容纳即将入学的 130 名学生。

所以，他们的做法是在建筑工地上盖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泡沫，这样工人就可以在整个冬天工作，无论天气多么恶劣，因为那栋楼必须建起来。然后，我们找到了 130 名学生。五名教职员工和一些工作人员提出了合并的想法。

我们带来的校友数量与戈登学院差不多。当时，戈登学院有大约 6,000 名校友。巴灵顿学院也有大约 6,000 名校友。

所以，我们带来了，你知道，校友，当然不是校友，而是记录等等。是的，亚历山大。它被卖给了一个圣经学院，锡安圣经学院，我们很高兴它被卖给了一个基督教机构。

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搬走了。实际上，他们在马萨诸塞州某处有一个校区，是的，有些，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离我们很近，但他们搬走了，不幸的是，校区还没有转售。所以，他们在等待；他们仍在为该校区寻找买家。所以，就是这样。

我来到这里，加入了威尔逊博士的团队，他于 1970 年雇用了我，然后我加入了比勒博士的团队，他于 1981 年来到这里，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里。他们给予我们这些从巴灵顿来到这里的人这么多年的荣誉，这很好，他们给予我们这些在巴灵顿服务多年的荣誉，我们来到戈登，这真的很棒。所以，这就是巴灵顿-戈登的故事。

还有其他问题吗？我很想谈谈这个问题，但是关于巴林顿-戈登的故事还有其他问题吗？我可以快速回答一下吗？我可以整天谈论这个问题，所以是的。所以，巴林顿，有一次巴林顿想吸收戈登，因为戈登是教学领域的领导者。大约在 60 年代初期。

那么，它最后是怎么落到戈登的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有一件事改变了一切。你可能不会相信事情会如何变化，但有一件事改变了一切：因为我们非常平衡等等。我先回顾一下这里的一张照片。

这就是改变的原因。当哈罗德·奥肯加来到戈登并成为校长时，他就是福音派先生。他是全国福音派协会、今日基督教、富勒神学院、公园街教堂的成员。

他是福音派先生。他是全国各地福音派社区的领袖。因此，学生不再会考虑，我应该去巴灵顿，还是应该去戈登？这曾经是学生的选择，吸引力确实有所倾斜。

因此，到 1984 年左右，戈登学院的学生人数不足 400 人。因此，我们知道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就是答案。所以，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等等，所以我们就这么认为。好的。

这里还有其他几个名字。哎呀，我只备份一件事。我在这里的第 17 页。

17，就在页面顶部。学术界的领导力。福音派中发生的一件事是，他们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领导力。

今天我们就讲这些，星期三我们讲福音派的信条，然后讲福音派的弱点，最后结束。但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我只提几个我能想到的人。首先是乔治·马斯登。

乔治·马斯登是一位非常有成就、非常知名、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研究原教旨主义和福音派的历史学家。他在加尔文学院任教多年，后来也去了圣母大学任教。现在，圣母大学是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

你想，圣母大学邀请这些福音派人士来这里教书是为了什么？事实上，他们很欣赏乔治·马斯登的学识。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他今天不在圣母大学。

我还要提到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非常了不起；你们中的一些人读过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的材料，但在牛津大学，他明确地将自己认定为福音派人士。这是他的身份，他的自我认同，他是一名圣公会牧师。所以，他来自与圣公会牧师乔治·马斯登不同的传统，但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

那么，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你可能熟悉当时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现在已经退休，所以他不再在耶鲁大学任职，但哲学界对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和他的著作评价很高，但作为一名福音派人士。他是一位自我承诺、自我肯定的福音派人士，这很有趣。当然，你对马克·诺尔这个名字很熟悉。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马克·诺尔还在惠顿学院，但有人知道马克·诺尔现在在哪里教书吗？他在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另一位出色、才华横溢的神学家，顺便说一句，当然，像马斯登一样，他主要对美国神学、美国教会历史和原教旨主义以及福音派感兴趣。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圣母大学任教，但他在圣母大学是一位优秀的新教徒和自认为的福音派人士。所以，圣母大学今天接纳了他。这很有趣。

马西娅·麦格拉斯、沃尔特斯多夫和马克·诺尔都曾来过这所学校，其中有些人还多次发表过演讲。所以，如果你们，那些还没有毕业的人，有机会听听这些人的演讲，请一定要听。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没有上榜，只是因为他是戈登学院的毕业生，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提到很多年轻的学者，但克里斯蒂安·史密斯是其中之一。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对社会学等感兴趣，克里斯蒂安·史密斯是你们可能感兴趣的人。克里斯蒂安·史密斯是一位在福音派中长大的人。

他是戈登大学的毕业生。他在戈登大学学习社会学。他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社会学家，并且就读于圣母大学。

现在，克里斯蒂安·史密斯的朝圣之路与其他人略有不同，因为克里斯蒂安·史密斯确实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尽管他自认为是福音派，但他后来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但他是戈登学院的毕业生。我们可以在这个名单上加上许多在学术界具有领导地位的人，他们要么是福音派，要么在福音派中长大，并利用这一背景为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世界做出贡献。

是的。他们正在努力寻找最杰出的人选，我认为最杰出的人选可能是罗伯塔·赫斯顿尼斯。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听过库里教务长在两周前举行的教师论坛上的讲话。

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她参与了一项关于高等教育女性的研究。我认为这不仅限于高等教育，而是参与这项研究的高等教育女性。

现在，罗伯塔·赫斯顿尼斯不是卫斯理公会的后裔，但教务长库里提到的是，如果你看看今天的基督教大学联盟学校，你会发现这些基督教大学联盟学校的校长领导中都有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卫斯理公会，这很有趣。罗伯塔·赫斯顿尼斯不是，但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卫斯理公会。

当我想到女性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教堂领导层的女性或大学校长。今天，堪萨斯城拿撒勒神学院的院长是一位女性，她大约两年前当选。这是个好问题。

让我继续在心里思考这个问题。祝你今天愉快。我们将在星期三讲课。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福音派的第 27 节课。

